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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曾经创
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促
进了城市繁荣的经济主
体，在市场化风潮中成
为最大的失落者。艰难
转轨的日子，郑州国企
从未停止在低迷中寻找
出路。

当商品供应逐渐告
别短缺时代，当沿海地
区的市场化成就被更多
人熟知，生活在内陆的
郑州人，也不满足于捉
襟见肘的微薄收入，
许多人放弃了原本让人
艳羡的良好职业，改投
商海。

现实：国企生存困境凸显

解放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纺织工业一直在郑州
工业中占据绝对的优势。作为全国布局的六大纺织
基地之一，郑州曾以“纺织城”的美誉而荣耀一时。

“当时的棉纺企业是何等辉煌！毫不夸张地说，棉
纺企业养活了大半个郑州！”尽管已退休20多年，但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五棉的老工人张大爷还是激动地说。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
济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郑州棉纺企业表面上依然红
红火火，甚至直到 80 年代末，效益还一直不错，日子
过得很滋润。

“尽管如此，由计划经济造成的国有企业机制不
活、经营理念落后、资金匮乏、包袱沉重等种种不适应
症，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逐渐暴露出来。”市国
资委副主任樊友民如是说。

1989 年，注定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点。这一年，在缺电、市场疲软、缺棉等外部诸多不利因
素的影响下，纺织行业资金紧张，产品滞销，困境初现。

从 1995 年至 1997 年，郑州纺织行业 3 年连续亏
损达1.6亿元，亏损面达97%，陷入空前困境。

纺织行业是郑州国有企业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从1990年开始，无论是生产资料产品，还是日用

产品，纷纷滞销，很多企业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状态，
一些行业普遍出现亏损，曾经风光无限的郑州国有企
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虽然从这一年开始，政府启动了扭亏增盈的举
措，先后解决了丝织厂、毛巾床单厂、绿城纺织厂、客
车厂等诸多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改造、企业管理等方
面存在的阻碍生产发展的问题，但整体上收效甚微。

思考：国企不适应症的深层分析

体制弊病是导致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之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把国有企业看成是社

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而且一直认为，它是公有制企
业中最好和最高级的形式。在经营范围上只能扩大，
不能缩小；在行政管理上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因此，
在各个经济领域，国有企业无处不在；政府对经营者
实行直接任免，奉命上岗，既无激励，又无约束。

其结果是，同时，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可以随意
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经营者对企业经营好坏往
往既无动力，也无压力，企业势必用各种理由吃国家
的“大锅饭”，效益效率不高。

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是造成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另
一个重要的因素。“管理是企业生产经营的要素之一，
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郑州大学企业研究
中心主任孙学敏教授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
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

改革以来，尽管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
高，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
展。主要表现为企业管理制度不严，生产成本高；企
业主要领导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知
识；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缺乏竞争力等。

国有企业社会负担沉重也是导致亏损严重的深
层次原因之一。即便在内部存在大量冗员的情况下，
国有企业依然是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
同时，普遍存在“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又给企业造成
了严重的负担。

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沉重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因素。

探索：国企改革的“三部曲”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而深刻的

变革，3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从承包
制、股份制到公司制，改革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30
年，迈了三大步。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的15年，以扩大企业
经营自主权为主体，国有企业改革迈开了第一大步。

1979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有工业企

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 5 个文件，标志
着以放权让利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全国范围
拉开序幕。

从 1982 年开始，郑州市在全市 351 户国有企业
中，进行了“以调整、建设领导班子为核心，以提高企
业素质、增长经济效益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整
顿，初步敲击了吃“大锅饭”的弊病，取得了显著成效。

1984 年 10 月，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探索所有权和
经营权分离。借鉴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探索运用联
产承包等方法把国有企业搞活。当时，我市大批国有
企业通过实行承包制，实现了滚动发展。

1992年，国务院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
换经营机制条例》，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推向了市场。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此，
国有企业真正进入了市场参与竞争。

1996 年,郑州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二批“优
化资本结构”32 个试点城市之一,将享受政策性破产
的优惠政策。1996年8月30日，全国四大印染厂之一
的郑州印染厂宣布破产，成为郑州市第一家破产的大
型国有企业。

从郑州印染厂破产开始，郑州开启了新一轮国企
大改革的序幕。在随后的几年中,郑州瓷厂、发电设
备厂、啤酒厂、灯泡厂、皮鞋厂、制革厂、三友鞋厂等60
多家国有企业相继宣布破产，同时,郑州中药厂等 50
多家企业先后被重组或兼并。

针对大中型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现实，1998 年
到 2000年，国家实施了国企 3年脱困攻坚计划。3年
中，郑州市列入国家重点脱困的27户市属企业，有20
户扭亏脱困。

2002年11月，以党的十六大为开端，国有企业改
革迈进了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新阶段。截
止到2003年，全市需改制的国有企业330户中完成了
298户，到2006年，电气装备总厂、金牛集团等20户国

有工业企业已全面完成改制任务。通过破产、兼并、
重组、改制等一系列举措，国有经济结构得到明显改
善，企业转换了机制，增强了活力。

诊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如何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党的十七大报

告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基本标
志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要进行产权制度的
创新！”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主任秦晓辉表
示，今后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推
动国有资本向现代服务业、公用事业、公益事业、高科
技产业等城市基础设施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集中。

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强强联合、兼并收购、资产
重组等多种形式，加快国有企业战略重组步伐，培育
优势企业和优势产业。“力争到‘十一五’末，市属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由现在的 760 亿元增加到
1000亿元，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秦晓辉信心十
足地说。

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从制度上避免因为经营
不善和失误，导致国有资产损失。稳步推进热力公
司、自来水公司、公交公司等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
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推进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实现企业职工由身份
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管理人员由终身制向聘用制转
变，薪酬分配由档案工资向绩效工资转变，尽快形成
职工能进能出、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收入能增能减的
激励约束机制。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企改革，
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伟大变革。30年来，国企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凤凰涅槃般的改革阵痛后，如
今，正在斗志昂扬地踏上新征程，重振国企雄风，重塑
国企辉煌，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梦！

第一节 闯海人
1984年元旦后，中央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

海南岛，并鼓励个人创业。
一夜之间，一股汹涌的人才大潮迅速结成，共

向海南。海南岛俨然“英雄聚义”之所在。
“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为走

自己的路,只因为种子要发芽……”热血沸腾的“闯
海人”高唱着这首《海南梦》跨过琼州海峡，史称“十
万人才下海南”,一时蔚为壮观。大批郑州有志青年
就是彼时彼地开始了创业拼搏，据说，这一年，后来
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据统计，那时包括郑州在内的全国人才共计有
约18万人前往海南求职，招待所内人满为患。当时
报道称，轮渡口的老者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人潮滚
滚”的场面。闯海的人中有大学毕业生、待业青年，
有口袋里揣着长假条的工厂职工，有办了“停薪留
职”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纷纷选择在海南“下
海”。“10亿人民9亿商”，海口见证了这一时期。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后,海南泡沫经济的破灭,
“闯海”热才渐渐退潮。1995 年从海南回到郑州的
刘先生回顾那段风云激荡的年代，他用“有苦、有
乐，有收获”总结自己，为“闯海人”作注。

第二节 受命下海

与“闯海人”不同，在改革开放十年关头，有一
些人受命下海。

杜金满就是一例。杜金满原本是郑州市工商
局直属分局副局长，1992 年，受命下海的杜金满出
任工商房地产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他带领从局机
关分流的几百名下海人员，历经艰辛，1994 年建成
西建材，1995 年，东建材全面开业，1996 年，东建材
依托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以会展带动市场，很快发
展成为郑州商贸城的标志性市场。

此时英雄，还有李经谋。
2008年12月3日，郑东新区CBD未来国际，李

经谋说起“下海”经历，低声慢板，听来虽然都是粮
食那些事儿，但于无声处听惊雷，可谓波澜壮阔。

1988 年，河南成立期货课题组，时任省商管委
副主任兼省粮食局副局长的李经谋身不由己被推

上改革最前沿。闻讯，亲朋好友一惊非小，“期货”
这个打着资本烙印的烫手山芋岂敢触手？夜半相
劝的电话苦口婆心：“可别让自己坐在缸沿上啊！”

时年 48 岁的李经谋还是披挂上阵，他义无反
顾，只许必胜。

在改革开放 30 年大事记中，1990 年的年轮上
留下了“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这浓重的一笔。

那一刻，世界轰动。美国向全球播报的电波不
啻一声春雷——中国要搞期货！中国改革开放的
决心不会动摇。日本电视台说，“通过郑州市场的
发展，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景”。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甫一亮相，就出手不凡，而
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的批发市场所在，只是偏居郑
州西郊华中宾馆的简陋处所，40多名员工挤一辆中
轿披星而来，戴月而归。“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
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李经谋用这样的诗句概括那
个群体那时直面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1994年，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份期货专业报纸
《期货日报》在郑州创办。

1996年世界期权协会大会上，李经谋被邀请首
席发言，这位中国人的发言让座下众多发达国家的
期货业专家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期货“中国模
式”让他们刮目相看。

抚今追昔，年近古稀的李经谋对媒体给予的
“中国期货之父”的称谓坚辞不受，他说，在中国改
革开放的早春时节，他和他的同行者只是不经意间
成了经济春天的“报春鸟”，衔着中国期货诞生的

“春风第一枝”，预报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三节 赶海去
1992年，这个新时代到来了！歌中唱道：“一九

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

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在滚滚春潮
里，有一群“赶海”的人，史上称为“92派”，他们用高
亢的时代强音，一起唱响了这首《春天的故事》，至
今雄踞豫商主流。

郑州三全食品公司掌门人陈泽民就是其中代
表。1992年，天命之年的陈泽民辞去省会市级医院
副院长的职务，创办了郑州市三全食品厂。“企业名
叫三全，就是为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念念不
忘改革开放给予他、给予这个民营企业的机遇。

小小的汤圆为陈泽民带来了数以亿计的财富，
更为中国开创了上百亿元的速冻食品市场。2008
年 2 月，三全食品登陆深交所，11 月陈泽民个人以
17亿人民币的身家，再次登上福布斯富豪榜。

而作为尚属年轻的“92派”，张帆也是被南巡后
的创业潮卷下商海的。

1992 年，张帆从省直单位事业部门辞职下海，
一路顺风顺水，短短几年，坐拥千万。这一时，他才
27 岁，正如公瑾当年，羽扇纶巾，雄姿英发。然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受一家倒闭企业拖累，
经年积累，毁于一旦。挫折面前，这个“92 派”中的
少壮派选择重新再来，变卖了房子、汽车，背上行
囊，以一个打工仔的身份，韬光养晦，积蓄资本。
2000 年回到郑州，重整装饰设计公司，在跌倒的地
方，张帆像真正的汉子那样又爬了起来。2008 年，
张帆荣获全国装修行业杰出贡献人物奖。

“92派”有着与生俱来的责任和坚韧，商海沉浮
里，他们“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

第四节 海水是咸的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把市场经济大

门吹开一条缝的话，那么90年代，大门洞开了。
那当口，《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发财 忙起来》

的文章，“钱”字不再是讳莫如深的铜臭之物，“恭喜
发财”成了讨喜的问候词，古老的商城郑州忽如一
夜春风来，市场上多的是扑通扑通“跳下海”的干
部、职工、教师、待业青年及离退休人员。

摄影家王世龙用镜头记录下了那个时期的“商
疯”：郑州体育场开放为星期日自由市场，早上 7时
开门，一小时左右，体育场上摊位全部摆满，摊位从
体育场大门“外溢”，长达几公里。据工商部门的不
完全统计有10万人之众。

1992 年，新华社郑州 10 月 13 日电：“星期天哪
里去，郑州亚细亚”的说法，现在不灵了，因为成千
上万的郑州人潮水般地涌向了星期日自由市场。

然而，商海毕竟是海，好多盲目下海的人呛了
水，由此知道了经商的滋味儿，海水又苦又咸。下
海，他们还没准备好。

张志相那时从一家国营食品企业的司机岗位
上辞职下海，买货车跑运输，可是16年来，努力拼搏
却平淡无奇。

乔赢，1994 年辞职下海，1995 年创办“红高
粱”。2002年，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获罪。2004年，
筹备郑州、北京红高粱快餐连锁店，最终未果。
2005 年，红高粱中式快餐乔士烩面亮相郑州，不久
因经营效果不好而倒闭，红高粱被加盟商诉诸法
院。2007年，乔赢进军网络快餐，同年退出。

对于这位在商海里几经沉浮、屡败屡战的堂吉
珂德式的执着商人，媒体忍不住称其为“商界达
人”、“快餐狂人”。下海14年，他在每次“呛水”和浮
出中，九死而犹未悔地不断修正着自己的“泳姿”，
他是真爱那片商海。

2008 年，乔再次推出“红高粱”烩面。“有过辉
煌，有过挫折，但是，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趴下！”
10 月 10 日开业这天，乔赢亲手为第一拨顾客推开
了大门。

第五节 海阔心更宽
20世纪90年代后期，像惊蛰后旺长的麦田，郑

州商海呈现出企业家阶层整体性的拔节成长。
1995年，省物资厅的中层干部王健下海。“几乎

所有的人都觉得我疯了，”王健笑谈，“当时已经是
处级干部，开着单位配的捷达车，待遇也不错。”但
王健还是“跳了”，凭着管理能力，王健和他的公司
赢得了商机。眼观商海未来，他要把企业打造成百
年老店。他正在研修中小企业上市的课题，打算用
3到5年时间实现上市。

正可谓“海阔心更宽”。
陈勇斌，二十年前还是郑州敦睦路服装批零市

场里辛勤练摊的一名小贩。如今，陈勇斌已经是全
国服装界不折不扣的响当当的人物，成了商海的骄
子，他如此阐释自己“下海”的成功：“之前我靠的是
勤奋，要生存就要拼，之后靠的是眼光，走出去，到
全国考察。2000年之后靠的是战略和团队。”

搏击商海，他祭出了自己的座右铭：小胜凭智，
大胜惟德。

如今，这些“商海弄潮儿”，已在改革开放 30年
盘点的人物志中横看成岭侧成峰，当全民经商的时
代大潮渐渐退去，追忆峥嵘岁月，他们说：“改革，是
一个不平凡的历程。”

且别忙喟叹，改革开放恰如大江浪奔，仍在欢
腾向前。数风流，看未来。

低迷国企力图雄起低迷国企力图雄起
本报记者 孟斌 实习生 宗帅 文 丁友明 图

全民下海经商热起
本报记者 董黎 文 通讯员 王世龙 图

国有企业，曾经是郑州经济社会
发展的舞台上当仁不让的主角，承载
着郑州的光荣与梦想，诉说着郑州的
辉煌与失落！

从10万纺织大军铸就“全国六大
纺织工业基地之一”的辉煌到郑州一
棉、三棉、四棉整体产权低调出让的
落寞；

从全省第一家上市公司白鸽集
团亮相深交所到郑百文黯然退出证券
市场；

从引发中原商战享誉全国的亚
细亚商场到历经“蜕变式改革”浴火重
生的紫荆山百货；

从连年亏损的郑州客车厂到改
制后坐上中国客车行业龙头老大宝座
的宇通客车……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从承包制到
股份制，从股份制再到公司制，郑州国
有企业在困境中前行，在前行中抉择，
在抉择中重生，跌宕起伏，曲折坎坷，
谱写了一段雄浑悲壮、波澜壮阔的经
济发展史。

下海去！这是一个年代的声音。
然而，海深潮猛，风高浪急。最初经商

所面临的，不是风险，是危险。
1982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消息，郑州

某车贩往郊区倒腾了一辆旧汽车被抓。那时
的个体经济，一旦进入生产、流通领域，就很容
易被抓住辫子，冠以投机倒把或更甚的罪名。

除此危险，改革开放之初，经商者的地位
仍属“九流”之末，很多人羞于言商。如今已成
为连锁干洗店老总的吉浦钧回忆当初从郑州
一家银行“下海”的经历时直言，那时候流行这
样的忠告：“嫁闺女，宁嫁工人，不嫁生意人。”

但他更记得，改革开放掀起的经济浪
潮，很快如风助潮汐，带来了一波接着一波
的冲击，一时间，赶海逐浪，全民皆商，“拿手
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
卖茶叶蛋的”就是那时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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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


